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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（p.1）「初期大乘佛教」探討的主題：

1．大乘佛法的淵源。

2．大乘初期的開展情形。

3．大乘是否為佛說？

二、（p.1）研究初期大乘應藉重「漢譯聖典」。

（一）從後漢支婁迦讖，到西晉竺法護，在西元二、三世紀譯出了不少的漢譯大乘經典，年代甚早。

（二）西元二、三世紀間，龍樹的《大智度論》、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引述了大量的初期大乘經，對「初期大乘」（約自西元前五○年，到西元二○○年）的多方面發展，提供了相當寶貴的文獻。

（三）漢譯所傳聲聞乘的經與律，不是屬於同一部派。在印度大陸傳出大乘的機運中，這些部派的經律，也露出了許多大乘佛法的端倪。

※漢譯《阿含經》所屬部派

1．《雜阿含經》：說一切有部所傳。

2．《中阿含經》：說一切有部所傳。

3．《長阿含經》：法藏部所傳。

4．《增一阿含經》：大眾部末派所傳。

5．《別譯雜阿含經》飲光部的誦本。（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281）

※漢譯所傳律典所屬部派

1．《四分律》：法藏部（曇無德部）。

2．《五分律》：化地部（彌沙塞部）。

3．《十誦律》：說一切有部（薩婆多部）。

4．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：根本說一切有部。

5．《摩訶僧祇律》：大眾部。

6．《善見律毘婆沙》：銅鍱部的律釋。

7．《解脫戒經》：飲光部。

（參見：印順法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67-89）

※巴利三藏：著重於聲聞聖典，對大乘佛法之研究能提供的幫助不大。

※梵文大乘經：殘缺不全，現存的梵文大乘經年代比漢譯大乘經晚，在長期流傳中，受到後代思想的影響，或多或少有了些變化，不足以代表大乘初期的實態。
※藏文佛典：重於「祕密大乘佛教」；屬於「大乘佛教」的聖典，在西元七世紀以後，才開始陸續翻譯出來。

三、(p.2)A．經：是應機的，以「修行」為主。

B．論：對種種經典，經過整理、抉擇、會通、解說，發展而成有系統的論義，論是以「理解」為主的。

四、（p.2）大乘從多方面傳出，而向共同的目標開展。

（一）信增上：信十方佛（菩薩）及淨土，而有「懺罪法門」、「往生淨土法門」等。

（二）智增上：重於「一切法本不生」，也就是「一切法本空」，「一切法本淨」，「一切法本來寂靜」的深悟。大乘不是聲聞乘那樣，出發於無常（苦），經無我而入涅槃寂靜，而是直入無生、寂靜的，如「般若法門」、「文殊師利法門」等。直觀一切法本不生（空、清淨、寂靜），所以「法法如涅槃」，奠定了大乘即世間而出世間，出世間而不離世間的根本原理。

（三）悲增上：大乘是行菩薩道而成佛的，釋尊菩薩時代的大行，願在穢土成佛，利濟多苦的眾生，悲心深重，受到淨土佛菩薩的無邊讚歎！

重悲的行人，也在大乘佛教出現：願生人間的；願生穢土（及無佛法處）的；念念為眾生發心的；無量數劫在生死中，體悟無生而不願證實際。

※《阿含經》：「法行人」（利根慧深，智增上）與「信行人」（鈍根慧淺，信增上）。

五、（p.3）從「佛法」而發展到「大乘佛法」的主要的動力，是「佛涅槃後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」。

（一）在事相上：

1．對佛遺體的崇敬：如舍利造塔。

2．對佛遺物的崇敬。

3．對佛遺跡的崇敬：聖地巡禮。

（二）在意識上：從真誠的仰信中，傳出了釋尊過去生中的大行。

1．譬喻：是梵語阿波陀那的義譯，其原始意義，是「光輝的事跡」。《大智度論》提到「菩薩譬喻」，這是與佛菩薩思想有關的。考銅鍱部所傳，《小部》有『譬喻』集，都是偈頌，分「佛譬喻」，「辟支佛譬喻」，「長老譬喻」，「長老尼譬喻」。「佛譬喻」為佛自說的，讚美諸佛國土的莊嚴；末後舉十波羅蜜多，也就是菩薩的大行。「菩薩阿波陀那」，就是佛說往昔的菩薩因行部分，這是菩薩思想的重要淵源。（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15-117）

2．本生：從現在事說到過去事，又歸結到過去的某某，就是現在釋尊自己或弟子。「律部」所傳的本生，通於佛及弟子，或善或惡。融攝印度的先賢盛德，引歸到出世的究竟解脫。也就因此，先賢的盛德──世間的善業，成為佛過去生中的因行，菩薩道就由此而引發出來。（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14-115）

3．因緣：南傳《小部》的『本生』，前有「因緣」，分「遠因緣」、「次遠因緣」、「近因緣」。從然燈佛時受記說起，到成佛，轉法輪，回祖國化度，成立祇園。在祇園說『本生』，所以這是本生的「因緣」。律中的「因緣」，與「本生因緣」，都是佛的傳記。在佛傳中，發現佛陀超越世間的偉大。

（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17-118）

※希有的佛功德，慈悲的菩薩大行，是部派佛教所共傳共信的。

六、（p.3）佛陀觀的開展   
1． 理想的佛陀觀。

2． 現在十方有佛。

3． 十方淨土說。

4．菩薩願生惡趣說。

※這些都出於大眾部及分別說部，到達了大乘的邊緣。

七、（p.4）佛涅槃後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

（一）重信的菩薩行：於十方佛前懺悔，發願往生他方淨土的重信菩薩行，明顯的與此相關。

（二）重悲的菩薩行：悲願行菩薩，願在生死中悲濟眾生，及大菩薩的示現，也是由此而引發的。

（三）重慧的菩薩行：直體「一切法本不生」的重慧菩薩行，也有密切的關係。「空」、「無相」、「無願」、「無起」、「無生」、「無所有」、「遠離」、「清淨」、「寂靜」等，依《般若經》說，都是涅槃的增語。涅槃是超越於「有」、「無」，不落名相，不是世俗「名言」所可以表詮的。「空」與「寂靜」等，也只烘雲托月式的，從遮遣來暗示。釋尊入涅槃後，不再濟度眾生了，這在「對佛所有的永恆懷念」中，一般人是不能滿足的。重慧的菩薩行，與十方佛、淨土等思想相呼應，開展出「一切法本不生」的體悟。「一切法本不生」，也就是「一切法本來寂靜」，涅槃不離一切法，一切法如涅槃，然後超越有、無，不落名相的涅槃，無礙於生死世間的濟度。

八、（p.4）念佛與見佛

（一）重慧的菩薩行：是勝義的真實觀。

（二）重信的菩薩行：是世俗的勝解觀（假想觀），觀佛的色身相好，見佛現前而理解為「唯心所現」。 

九、（p.4）西元一世紀起，佛像大大的流行起來；觀佛（或佛像）的色身相好，也日漸流行。「唯心所現」；（色身相好的）佛入自身，經「佛在我中，我在佛中」，而到達「我即是佛」。這對於後期大乘的「唯心」說，「如來藏」說；「祕密大乘佛教」的「天慢」，給以最重要的影響！ 

佛法越來越通俗：「觀佛」→「觀菩薩」→觀夜叉等。

第一章  序說

第一節 大乘所引起的問題

第一項 大乘非佛說論

一、( p.1)聲聞佛教—發出離心，修己利行，求成阿羅漢。

大乘佛教—發菩提心，修菩薩行，求成無上菩提。

二、(p.2)佛教傳入中國，開始譯經，已是西元二世紀中，正是印度佛教「大小兼暢」的時代。大乘與小乘，同時傳入中國；印度因大乘佛法流行而引起的論諍，也就傳到了中國。

※有關「大乘非佛說」之相關經論，可參見：伊藤義賢《大乘非佛說論の批判》真宗學寮發行，昭和29年11月。（作者曾贈書給印順法師，法師亦回函致謝。致謝函刊於《續大乘非佛說論の批判——大乘佛說論、淨土教佛說論》，昭和44年3月，寫真第7號，p.289）

三、（p.3）聲聞佛教在中國沒有能造成堅強的勢力。

（一）佛教傳入中國，是大小同時的。

（二）小乘佛教也許不太適合中國民情，。

· 日本德川時代，富永仲基（西元1715年～1746年）著《出定後語》，1745年出版；1982年10月隆文館再版。

第二項  大乘行者的見解
一、（p.4）大乘行者如何解釋大乘經典之來源？（在那裡結集？由誰傳承而來？）

（1） 有的從「理論」上，論證非有大乘成佛的法門不可。

（二）有的從超越常情──「佛不可思議」的信仰立場，說大乘法無量無數，多得難以想像，所以不在結集的「三藏」以內。

（三）有的注意到傳誦人間的歷史性，說到了結集與傳承。

A． 龍樹《大智度論》卷100（大正25，756b）

「有人言：如摩訶迦葉將諸比丘在耆闍崛山中集三藏。佛滅度後，文殊尸利、彌勒諸大菩薩，亦將阿難集是摩訶衍。」

B．《大乘莊嚴經論》(卷1，大正31，591a)提出了成立大乘的八項理由，第二項是：

「同行者，聲聞乘與大乘，非先非後，一時同行，汝云何知此大乘獨非佛說？」這是主張聲聞乘法與大乘法，是同時集出流行的。但在歷史的見地上，這是不能為人所接受的。

C．《金剛仙論》卷1（大正25，800c-801a）：

「三種阿難，大小中乘，傳持三乘法藏。」

「如來在鐵圍山外，不至餘世界，二界中間，無量諸佛共集於彼，說佛話經訖，欲結集大乘法藏，復召集徒眾，羅漢有八十億那由他，菩薩眾有無量無邊恆河沙不可思議，皆集於彼。」

（四）（p.6）大乘經從部派佛教中流傳出來
A．隋吉藏《三論玄義》（大正45，8c-9c）：

       據《三論玄義檢幽集》，知道《三論玄義》所說，是依據真諦三藏所說。據此說，大眾部分出的部派，及上座部分出的法護部（法藏部）都傳有部分的大乘經，這是真諦（西元546年來華）帶來的傳說。（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7）

B．玄奘之《大唐西域記》卷9（大正51，923a）：

        「阿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大眾部結集之處。諸學無學數百千人，不預大迦葉結集之眾而來至此。……復集素呾纜藏、毘奈耶藏、阿毘達磨藏、雜集藏、禁咒藏：別為五藏。而此結集，凡聖同會，因而謂之大眾部」。

C．《增一阿含經》卷1〈序品第1〉（大正2，550a-c）：

        「菩薩發意趣大乘，如來說此種種別，人尊說六度無極。……諸法甚深論空理，難明難了，將來後進懷狐疑，此菩薩德不應棄。……方等大乘義玄邃，及諸契經為雜藏」。

※依經序，阿難的結集，是集為四藏的；方等大乘經，屬於第四《雜藏》。其後《增壹阿含經》的釋論──《分別功德論》，才別出而立第五《菩薩藏》。

大眾部的大乘思想（六度等），起初含容在《雜藏》中，其後發展而別立《菩薩藏》，表示了淵源於大眾部而進展到大乘的歷程。（p.8）
二、（p.9）大乘佛法與部派思想

（一）大乘思想與大眾部思想之共通性。

（二）大乘與說一切有部的譬喻師之關係。（宮本正尊）

（三）大乘經典與法藏部、化地部間的關係。（水野弘元）

三、（p.9）大乘與印度奧義書、西方基督教之關係

（平川彰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p.17-18所引）
四、（p.9）平川彰教授認為大乘教團之起源來自「非僧非俗的寺塔集團」

（一）佛與僧別體，佛塔非僧伽的所有物。

（二）部派間不能共住交往。

（三）大乘經以十善為尸羅波羅蜜，十善為在家戒。

平川彰教授依此等理由，認為大乘與出家的部派佛教無關，大乘不出於出家的部派佛教。而以有非僧非俗的寺塔集團，來說明大乘教團的起源。（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）

※但印順法師對平川彰教授之看法提出下列質疑：

（1） 若佛塔非僧伽所有，難道就屬於不僧不俗者的所有物？

（2） 部派間真的不能交往嗎？

（3） 十善戒僅屬於在家嗎？ 

第三項  解答問題的途徑

一、（p.10）探討「佛法到大乘佛法之發展」這一問題的困難點：

（一）文獻不足：印度文化的特性，不重歷史，而大眾部系的聖典又大都佚失。

（二）問題太廣：論究這一問題，對「原始佛教」、「部派佛教」與初期的「大乘佛法」，非有所了解不可。

（三）研究者的信仰與見解： 

A．非佛弟子：本著神學、哲學的觀念來研究。
B．佛弟子：有的重律制，有的重法義，有的重信仰，有的重視在家，每為個人固有的信仰與見解所左右，不能完整的、正確的處理這一問題。

二、（p.11）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分三部分來解答大乘經是佛說的問題：

（一）從傳統佛教，理解大乘佛教興起的共同傾向。（參見第2-9章）

（二）初期大乘佛法，多方面的傳出與發展。（參見第10-14章）

（三）論初期大乘經的傳宏。（參見第15章）

三、（p.12）佛弟子為何會對佛產生永恆的懷念？

（一）為佛法著想。

（二）為眾生著想。

（三）為自己未得解脫著想。

四、（p.12）人類對佛的永恆懷念，從多方面表達出來

（一）對佛遺體（舍利），遺物（佛缽）之供奉；遺蹟（誕生、成佛、轉法輪、入涅槃等地）之巡禮等，雖是事相的紀念，也能激發「求佛」、「見佛」，嚮往於佛陀的宗教信行。（參見第二章：佛陀遺體‧遺物‧遺跡之崇敬）
（二）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等所描繪出一幅菩薩道的莊嚴歷程，是一切部派所共有的。菩薩大行的宣揚，不只是信仰的，而是佛弟子現前修學的好榜樣。（參見第三章：本生‧譬喻‧因緣之流傳）

（三）在佛一生事跡的傳說讚揚中，佛與比丘僧間的距離，漸漸的遠了。

A． 大天五事：1、為餘所誘，2、猶有無知，3、亦有猶豫，4、他令入，5、道因            聲故起。（參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頁370-373）
B． 佛不在僧數（大眾部系）。  （上座部系：佛在僧數）
C． 佛身常在。

五、（p.13）「法」與「律」（參見第五章：法之施設與發展趨勢）

（一）「法」有四大宗趣，成立為四部阿含（見p.249-251）

1．吉祥悅意：《長阿含經》，「世界悉檀」。

2．滿足希求：《增壹阿含經》，「各各為人（生善）悉檀」。
3．對治猶豫：《中阿含經》，「對治悉檀」。

4． 顯揚真義：《雜阿含經》，「第一義悉檀」。

（二）「律」（毘尼）在發展過程中有三大類（參見p.286-302〈戒學的三階段〉）

1．四種清淨：身清淨、語清淨、意清淨、命清淨。

2．戒具足：下戒、中戒、上戒。

3．波羅提木叉律儀。

※無論是法的修證，戒的受持（行為軌範），在部派佛教中，如有所偏重，都有引起差異的可能性。

六、（p.14）比丘僧的類別（物以類聚，佛世已有了不同的集團傾向）。

（1） 持法者（經師，多聞者）

（2） 持律者（律師）

（3） 論法者（論師）

（4） 譬喻者

（5） 唄塱者（讀誦、說法者）

（6） 瑜伽者（禪師）

七、（p.15）上座部、大眾部對「律」、「法」之偏重

（一）上座部：1．重「律」，輕重等持。

2．對於「法」，分別抉擇而成為「阿毘達磨義」。重事相的分別。

（二）大眾部：1．重「法」，重於法的持行，重會通而不重分別。

2．對於「律」，重根本，而生活比較的「隨宜」，但「隨宜」並不等於放逸，反而傾向於阿蘭若行。

※初期大乘經（學風與大眾系相近）：

1．重法，重於慧悟而不重分別。

2．上追釋尊的四清淨行，或初期的「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」的戒法；重視「四聖種」（四依），不重僧伽的規制。

※四聖種：1、隨所得衣服喜足；2、隨所得飲食喜足；3、隨所得房舍喜足；4、欲斷樂斷，欲修樂修。（《中阿含經》卷21〈說處經〉，大正1，563b-c）
（參見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201-203）
八、（p.15）「阿蘭若比丘」與「近聚落比丘」（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200-216）
（一）阿蘭若比丘：多數是「瑜伽者」，或苦行頭陀。

（二）近聚落比丘：（1）經師、律師、論師：重於僧伽內部的教化。

（2）譬喻師與唄塱者：重在對在家眾的攝化。

九、（p.17）邊地佛教之發展（參見第七章）

（1） 分別說部：以阿槃提為中心。後來又分出化地部、法藏部、飲光部。

（2） 說一切有部：罽賓。

（3） 大眾部：從東方的毘舍離、央伽、上央伽，而傳向南方，到烏荼、安達羅而大盛起來的，是大眾部中大天所化導的一流。

（4） 說一切有部在罽賓區盛行，大眾、化地、法藏、飲光部，也傳到這裏。部派複雜，而民族也是臾那、波羅婆、賒迦雜處，民族與文化複雜而趨向於融和。

（5） 「佛涅槃所引起的，對佛的永恆懷念」，在不同地區，不同民族文化中發展起來，大乘就是起源於南方，傳入罽賓而大盛的。

（6） 初期大乘，不是異文化、異信仰的移植，而是佛教自身的發展，所成新的適應、新的信仰。

※有關「初期大乘經的流布」，參見：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86-89。

十、（p.17）本書之組織架構

（1） 第一章：序說。

（2） 第二章～第八章：以「對佛的永恆懷念」為總線索，試答大乘佛法的淵源問題。

（3） 第九章～第十四章：從「佛法」發展而來的，初期大乘經中，重要內容的分別解說。

（4） 第十五章：結說。

十一（p.18）大乘經之序曲（參見第九章）

（1） 部派佛教所傳，流露大乘特徵的聖典。

（2） 大乘佛教所傳之「先行大乘經」。

十二（p.18）般若法門（參見第十章）

（1） 繼承部派佛教的六波羅蜜─菩薩行，而著重於悟入深義的般若波羅蜜；大乘菩薩行的特性，在《般若波羅蜜經》中，充分表達出來，成為大乘佛法的核心，影響了一切大乘經。

（二）般若法門之演化：
1．從少數慧悟的甚深法門，演化為大眾也可以修學的法門。

2．由開示而傾向於說明。

3．由簡要而傾向於完備。

4．由菩薩的上求菩提，而著重到下化眾生。

※以「緣起空」來表示般若的深義，發展為後代的「中觀法門」。

十三（p.19）「淨土法門」（參見第十一章）

（一）東方阿粊淨土：重智，與《般若經》等相關聯，重菩薩行。

（二）西方彌陀淨土：重信，與《華嚴經》相結合，重佛果德。（參見p.1026）

※二大淨土聖典的集成，約在西元一世紀初。

十四（p.19）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（參見第十二章）

（1） 文殊師利：具有梵天的特性，是甚深法界的闡發者，大乘信心（菩提心）的啟發者，代表「信智一如」的要義，所以被稱為「大智文殊」。

（「信智一如」，參見：《學佛三要》p.163）

（2） 文殊經典流露出共同的特色：

1．多為諸天（神）說，為他方菩薩說。

2．對代表傳統佛教的聖者，每給以責難或屈辱。

3．重視「煩惱即菩提」、「欲為方便」的法門。

4．對於重在家的、神秘的、欲樂的、梵佛同化的後期佛教，給以最有力的啟發。

十五（p.20）「華嚴法門」（參見第十三章）

（一）這是談菩薩萬行、莊嚴佛功德的聖典。

（二）初期集出的菩薩行，如菩薩的「本業」──〈淨行品〉，菩薩的行位──〈十住品〉，約與「下品般若」的集出相近。

（三）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大部的集成，比「上品般若」遲一些，含有後期大乘的成分，流露出「如來藏」的色彩。

（四）「華嚴法門」的佛，是繼承大眾部的，超越的、理想的佛，名為毘盧遮那佛。

（五）普賢菩薩（具有帝釋的特性），地位比文殊還重要些。

（六）〈十地品〉，受有北方論義的影響，所以條理嚴密，樹立了「論經」的典型。

十六（p.20）「其他法門」（參見：第十四章）

（一）鬼國與龍宮。

（二）《法華經》與《寶積經》。

（三）大乘戒學、大乘定學、大乘慧學。

十七（p.21）研究初期大乘應留意的問題點：

（一）初期大乘經是由誰傳出來的？

（二）是怎樣傳出來的？

（三）是由那些人受持宏通？

（四）在傳統佛教的反對下，大乘行者採取什麼態度、什麼方法來對應，而使大乘佛法發揚光大起來？


第二節  初期大乘經

第一項  初期大乘與後期大乘
一、(p.21)「初期大乘經」與「後期大乘經」

(一)初期大乘經：約自西元前50年，到西元200年頃傳出，傳出也是有先後的。也有思想與「初期」相同，而傳出卻遲在「後期」的。大概的說：以一切法空為了義的，是「初期大乘」。（印順法師：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81）

(二)後期大乘經：從西元三世紀起到五世紀末，大多已經傳出，大概的說：以一切法空為不究竟，而應「空其所空，有（也作「不空」）其所有」的，是後期大乘。（印順法師：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53）
二、(p.22) 初期大乘與後期大乘，是依據什麼標準而區別出來的？

（一）《解深密經》（卷2，大正16，697a-b）說：

「初於一時，在婆羅豇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，惟為發趣聲聞乘者，以四諦相轉正法輪。……

在昔第二時中，惟為發趣修大乘者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本來寂靜，自性涅槃，以隱密相轉正法輪。……

於今第三時中，普為發趣一切乘者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本來寂靜，自性涅槃，無自性性，以顯了相轉正法輪」。

1、 初  時：（聲聞）「佛法」------ 惟為發趣聲聞乘者 ---- 三法印 ------ 四諦相。

2、 第二時：初期「大乘佛法」----惟為發趣修大乘者 ---- 無生無滅 --- 隱密相。
3、 第三時：後期「大乘佛法」--- 普為發趣一切乘者----- 無生無滅 --- 顯了相。

※瑜伽學者依據這一三時教說，決定的說：
A、初時：說四諦，是聲聞法（代表原始與部派佛教）。

B、第二時教：說一切法無自性空，是不了義的。

C、第三時教：依三性、三無性，說明遍計所執性是空，依他起、圓成實自性是有，才是了義。

大乘法中，初說一切無自性空，後來解說為「無其所無，有其所有」：這是大乘法分「前期」與「後期」的確證。

（二）《大集經》卷3〈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品第2之3〉（大正13，21 c14~21）：

「善男子！如來亦爾，知眾生界不明淨故，說無常、苦及以不淨，為壞貪樂生死之心。
如來精進無有休息，復為演說空、無相、[無]願，為令了知佛之正法。
如來精進猶不休息，復為說法，令其不退菩提之心，知三世法，成菩提道，名大珍寶良祐福田。是故當知，如來諸業不可思惟，不可稱量、不可宣說。」 
（三）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1引《陀羅尼自在王經》（大正31‧822a）說：

「諸佛如來……善知不淨諸眾生性，知已乃為說無常、苦、無我、不淨，為驚怖彼樂世眾生，令厭世間，入聲聞法中。而佛如來不以為足，勤未休息，次為說空、無相、無願，令彼眾生少解如來所說法輪。而佛如來不以為足，勤未休息，次復為說不退法輪，次說清淨波羅蜜行，謂不見三事，令眾生入如來境界」。
1、說無常、苦、無我、不淨。

2、次說空、無相、無願。

3、後說不退轉法輪，令眾生入如來境界。

※《解深密經》與《陀羅尼自在王經》第三時教之比較：

A、《解深密經》的第三時教，是對於第二時教──無自性空的不解、誤解，而再作顯了的說明。

B、《陀羅尼自在王經》的第三時教，是對第二時教──空、無相、無願，進一層的使人悟入「如來境界」（「佛界」），也就是入「如來性」（「佛性」）。

1、《解深密經》於一切法無自性空，顯示勝義無自性性──無自性所顯的圓成實性。2、《陀羅尼自在王經》，經法空而進入清淨的如來性。

※這二者都是不止於空而導入不空的。所以後期大乘，因部派的、區域的差別，有二大系不同，而在從「空」進入「不空」來說，卻是一致的。

（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23）

第一項  初期大乘經部類

一、(p.24)早期來中國傳譯大乘經的譯師，主要有：

1、 後漢光和、中平年間（西元178～189）譯經的支婁迦讖。

2、 吳黃武初（222～228）、建興中（252～253）譯經的支謙。

3、 晉泰始二年到永嘉二年（266～307）傳譯的竺法護。

二、鳩摩羅什譯經，雖遲在西元五世紀初，但所譯龍樹的《大智度論》與《十住毘婆沙論》，是屬於西元三世紀初的論典。《論》中廣引大乘經，性質都是初期的，比西元三世紀後半，竺法護所譯的部分經典，反而要早些。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82）

三、(p.24-31) 印順法師依龍樹《大智度論》、《十住毘婆沙論》所引的大乘經，推考出西元三世紀初存在的初期大乘經有《大般若經》等三十七部。這幾部是龍樹所引用，可以知道內容的大乘經。

還有些雖然龍樹提到經名，但因沒有具體引用經文，所以內容不能明確知道的有：一、《雲經》，二、《大雲經》，三、《法雲經》，四、《六波羅蜜經》，五、《大悲經》，六、《方便經》，七、《彌勒問經》，八、《阿修羅王問經》，九、《斷一切眾生疑經》。

四、(p.31-32) 依《出三藏記集》所傳的古譯為主，來看龍樹所引用的大乘經。漢、魏、吳所譯的，相同的共十三部；西晉竺法護更譯出十五部；再加三秦譯出的《華手經》，《自在王經》，《諸法無行經》，《羅摩伽經》（《不可思議經》的部分古譯）。總共三十二部。可以說，龍樹引用的大乘經三十七部，除三部（《決定王大乘經》、《淨德經》、《富樓那彌帝隸耶尼子經》）不能考定的以外，幾乎都譯過來了！

五、(p.32-36)龍樹論所引用的大乘經，不可能是初期大乘經的全部。從我國現存的譯本看來，漢、魏、吳所譯的大乘經，除去重複的，還有十四部；西晉竺法護所譯的，法義與初期大乘相近，而龍樹論沒有引用的，共有三十五部；東晉譯出，而應歸入初期大乘的，有九部。在現存漢譯的大乘經中，除去重譯的，代表初期大乘經的，包括好多部短篇在內，也不過九十多部。

六、(p.36-37)（南方）後期大乘經的興起，約在西元230～250年頃。

（1） 竺法護所譯的，如《度世品經》、《等目菩薩所問經》、《如來興顯經》，都是大部《華嚴經》的一品。《大哀經》、《寶女所問經》、《寶髻經》，是《大集經》的一分。在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中，引用了《大哀經》、《寶女經》、《如來興顯經》，以說明如來藏、佛性。與竺法護同時的法炬，譯出了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(《出三藏記集》卷2，大正55，9c-10a)，可見那個時代，後期大乘經已開始傳來了。

（2） 曇無讖譯出的《大雲經》，說到：「如來常樂我淨」(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1，大正12，1081a)；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(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1，大正12，1082c)；「我涅槃後千二百年，南天竺地有大國王，名娑多婆呵那」；「如是眾生樂見比丘」(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5，大正12，1099c-1100b)：與龍樹的時代相當。龍樹論說到了《大雲經》，似乎早了一點，可能是後人附入龍樹論的。

（※有關「眾生樂見比丘」，參見：印順法師〈從一切世間樂見比丘說到真常論〉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p.271～28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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